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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覺的記憶
最近在讀陳曉卿老

師的《至味在人間》。
我知道陳老師的大名是
因為那部一問世即問鼎
的美食紀錄片《舌尖上
的中國》，可這本書又
讓我重新領教了他的魅
力，詼諧、真誠、有意

思，每篇都起筆於一種食物，彎彎繞繞的故
事在他的婉婉道來之間，讀完之後總能讓人
對人情世故和人生智慧有些感悟。見微知
著，萬千食物的萬千風味，組成了人間的百
態。

陳老師說他自己安徽人卻格外喜歡吃麵
條，非常不符合 「北麵南米」 的常規。而我
正相反，作為河南人卻很不喜歡吃麵條。不
過，我也沒辜負自己的中原身份，麵條不
算，最喜歡吃的依然是麵食。一種是帶餡
的麵食，餃子、包子、餛飩、生煎、鍋
貼、餡餅、盒子，等等。總之都是麵皮包

裹着餡料，葷素兩相宜，或煮或蒸或油煎
至熟。

餃子的地位最是無可撼動，畢竟那是年
年除夕夜的主角。在從前那個物質沒有多麼
富饒的年代，北方人之間熟絡示好就是一
句：走，上家吃餃子去！匆忙上學的清晨，
跟隨滋啦一陣聲響的是讓人打起精神的油
香，剛出鍋的一大鐵盤水煎包彷彿總也不夠
排隊的食客們分；寒風颼颼的冬夜，簡陋的
橘色燈泡照亮了一架木板小推車，也溫暖着
圍坐在小桌案上吃着熱氣騰騰的酸湯餛飩或
者水餃的夜歸人。從小到大我都很喜歡吃小
籠包，哪怕是在沒什麼胃口的時候，即便是
現在香港的茶樓飲茶，明知可能端上來的是
一籠乾癟無汁的小包子而非小籠包，也忍不
住點來嘗嘗。與其說是試口味，更像在試運
氣。

另一種百吃不厭、不吃就念的是涼皮。
我的家鄉緊鄰秦晉大地，滿街可見的涼皮舖
子，家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沒人會計較涼皮

是涼菜還是主食，用酸酸辣辣的料汁調勻一
張輕薄半透、軟韌爽滑的麵皮，就着剛出爐
的燒餅，再加一碗小米粥，這就是當年我每
天在校門口打卡的簡易晚餐，打個滿足的飽
嗝，還要繼續打起精神上晚自習。現在每次
回家，都要去開在市場裏那家我從小到大一
直光顧的涼皮舖子。一家小店，經歷了姐弟
分家，夫妻離異，還是絲毫不受影響地傳棒
給了第二代，依然門庭若市。

陳老師說，每個人的腸胃上都有一扇
門，鑰匙正是童年時長輩給的食物編碼。無
論如何漂泊，門上的密碼都等待着童年味覺
想像的喚醒。我想，大概就是這種來自童年
的味覺記憶，讓梁實秋晚年一直惦記着北平
的燒餅油條，張愛玲在大洋彼岸一直思念着
上海點心香腸卷，陳老師念念不忘那碗安徽
風味的撒湯，而我只要一有空就會下廚房包
餃子裹餛飩，還有每次回家都必定要去那家
人來人往永遠忙碌着卻好像從來不曾改變過
的涼皮舖子。

給香港書展的一封情書
又是一年盛夏，又

到了呼朋喚友到香港書
展淘書的時間。暑假逛
書展，是我和密友們共
同的青春回憶。在書展
漫遊過的夏天，曾開闊
過我的眼界，拓展過我
的知識版圖。我們之所
以無限懷念青春年華裏

的夏天，部分源自於那些年，我們一同逛
過的書展。畢竟，它意味着某種啟蒙。在
那個信息遠沒有今天這樣發達的年代，我
們理解世界的媒介往往就是印刷文字。漫
山遍野的書簡直是我們的樂園，書展更是
一場盛大的派對。

今天逛書展，在很多人看來已經是
相當老派的行為。讀書本是相當私密的
事，逛書展卻是一種熱鬧的社交活動。對
文藝青年來說，更構成了某種老派約會指
南。在文青們所熟稔的經驗世界中，和三
兩好友在書展散步才是夏天的正經事。無
論親疏遠近，一起逛過了書展，最後都能
成為書友。因書展而結交的緣分，沉澱到
生命中，最後有不少成為至交。其中，當
然也有愛情的身影。和所愛之人手拉手穿
行於三聯與中華書局的攤位，仔細地品味
書的主題與裝幀，已成為青春期愛情的獨
家記憶。不僅僅會展中心見證過我們的愛
情，歷年香港書展推出的主題也成為那些
愛情往事中不可忽視的標記。當我們屢屢
尋訪張愛玲與蕭紅在香港的愛情蹤跡時，
二○一八年香港書展以愛情文學為年度主
題，讓我們見識了香港本土的愛情言說。
依達、亦舒與林燕妮等人的作品象徵着上
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愛情話語，在年輕
的新一代讀者看來並不陌生。自古至今，
愛情都擁有同一張不老的臉。當我們透過
書展，走進舊時代香港的愛恨情仇時，
也彷彿穿過時空隧道，回到那個年代。
隔着時代巨輪，兩代人的愛情故事形成互
文。

少不更事時，我們很熱衷於到書展
「遇見」 各種作家。後來進入出版社工作
後，逛書展這件事對我而言褪去了青春色
彩，而成為內在於工作的一部分。此時，
以探索的眼光 「遇見」 各種各樣的書成為
書展漫遊之旅的重心。作為本雅明的忠實
粉絲，我也不能免俗地將本雅明念茲在茲
的街道遊蕩者的目光移植到書展中來。在
書展中漫遊是幸福的，說不定轉角就能
「遇見」 一本好書。自從成為一個 「做

書」 而不僅僅只是 「看書」 的人，我對書
的看法發生了相當大的轉變。作為生產過
程中的一環，書籍的傳播與流通環節十分
重要。而書的命運往往與人的命運一樣，
都充滿了偶然性。在書展中流通的書，必
然與在書店裏的書擁有不同的命數。

一方面，書展不僅僅是知識分子
的，更是普羅大眾的。於是我們能夠看到
書與人之間可以締結的多元關係。另一方
面，書展作為一個廣闊的文化場域，讓我
得以 「遇見」 處於個人關注視線範圍之外
的書。例如除了我一貫關注的人文社科學
術著作與嚴肅文學之外，書展還有大量通
俗讀物，其中包括小開本的言情小說。這
類言情小說的書名往往極具辨識度，如
《惡魔王子的美男計》《撞上帥哥富豪》
等。這部分小說用五十港幣可以買三本。
這些小說，光從書名上來看，顯然都是
「女性向」 的作品。雖然如今學界對網絡
小說的關注與研究不少，但同樣在通俗文
學範疇裏，學者對 「女性向」 言情小說的
關注寥寥無幾。而在台灣與香港的出版市
場，這類作品一直都擁有相當多的讀者。
倘若不是包羅萬象的書展，日益困身於
「信息繭房」 的精英讀者大概很難接觸到
這部分作品。

在文學史的維度上，這種通俗言情
小說實質有其譜系，值得我們關注。就香
港文學而言，這些廉價的通俗言情小說的
前身，是五六十年代流行的 「三毫子小
說」 。這類作品刊登於當時售價三角的小
說刊物，由此得名。在那個年代，劉以鬯
也曾是 「三毫子小說」 的作者。追根溯
源， 「三毫子小說」 源於三四十年代的

「東方巴黎」 上海。因此，對香港文學而
言，這類小說實質延續了南來文人的文學
志業與出版版圖，具有相當重要的文學史
意義。而我在香港書展 「遇見」 這批 「三
毫子小說」 的當代 「化身」 ，並由此進入
這條文學史脈絡，亦可謂我與書展所結的
緣分。

除此之外，不得不提的是，書展自
然也與這座城有關。如果世界是一個大賣
場，書展就是一個展示香港的限時橱窗。
作為華語世界中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書展，
香港書展肩負着尋根與書寫香港的社會責
任。這從眾多對香港城市地標展開歷史書
寫的題材中可見一斑。不少在書展上出現
的書籍涉及香港的舊書店、漫畫、流行音
樂、娛樂文化，以及一眾城市空間，例如
深水埗、九龍寨城、啟德機場等等。上個
世紀前半葉的上海有 「海派」 ，北平及其
周遭有 「京派」 ，香港經濟騰飛後，當然
也生產出 「港派」 。香港書展所展示的，
是一種 「港派」 城市記憶與文化空間。這
裏的方方面面，至為重要的關鍵詞，當然
是 「香港製造」 。

直至今日，香港書展已經開辦了三
十二年，和我的年齡一般大。在那個我們
這一代人尚未抵達靈魂自治的時間裏，它
帶來的國際化視野與多元觀念並不僅僅是
一種青春懷舊紀事，更是一種知識與精神
層面上的啟蒙。它留住了我們這群以書為
媒、認識世界的書友最美好的時光。若然
世界果真是一個大賣場，希望香港書展這
個橱窗永遠不打烊，讓下一代的心靈，依
然能夠得到它的心靈滋養。並且，從它所
開拓的視野出發，抵達更遠的遠方。

經 過 一
家幼稚園，正
門外狹小的範
圍擠滿人，人
聲沸騰，我一
時好奇，停下
腳步看了一會
兒，原來是家
長給孩子拍

照。
只見這些孩子頭上都頂着黃

色的四方帽，身上披着同樣亮麗
的黃色畢業袍，有人站着，有人
跑來跑去，驟眼看去，根本就是
一群小鴨子在河畔活動，伸展筋
骨，充滿活潑跳脫的味道。

孩子當中，有的握着未辨真
偽的畢業證書揮舞，有的抱住毛
偶，也有女孩子拿着花。這群
「小大人」 對準父母的手機或照
相機擺姿勢，拍個不亦樂乎；成
人笑不攏嘴，不約而同展現出滿
足和自豪的神情。

我求學時期除了大學畢業
生，沒有資格戴四方帽和穿畢業
袍。我小時候可享受不到這份奢
侈。

我幼稚園畢業時，學校沒有
舉行儀式或典禮，在學校上過最
後一天課，放學的鈴聲響起，踏
出大門，就是畢業了。不過校長
也請來攝影師為我們拍照。學生
排隊一一上前，戴上用黑色厚紙
製作的四方帽，接過道具畢業證
書。

我小學畢業時，學校連拍攝
個人畢業照也沒給大家安排。那
時我頓悟幼稚園校長體貼，粗糙
的道具也是一番心意，一張照片
也是有所經歷的憑據。

中學七年，在龍爭虎鬥中度
過，換來兩個畢業典禮，一個證
明中五畢業，另外一個是中七畢

業。畢業生挨次登上舞台接受證
書，所謂證書，其實只是把公開
考試的證書捲起來，用紅色絲帶
捆住，學校省去印刷的花費。不
過安排了專人拍照，總算是一個
儀式，一份尊重。以後翻出這張
照片，應該可以勾起一抹蘊含滋
味的微笑。

在大學幾年，終於名正言順
地穿上畢業裝，裝扮後立刻長出
翅膀，一身飄飄然，要飛越長
空，畢竟這不是人人可以穿上的
時裝。這一身裝束，分量充足，
就是兩手空空，沒有鮮花和毛
偶，拍下的影像依然神氣飽滿。
這番經歷，令我以後見到幼稚
園、小學和中學畢業生穿上袍
子，煞有介事地拍照，不禁泛起
曾經滄海的感慨。

若干年後我穿上碩士袍，才
想起要到影樓拍一張照片，正式
的，具有權威的，擔負起證明身
份的神聖任務。同學間一直流傳
一個神話，就是大學畢業一定要
到一家叫尖尖的影樓拍照，似乎
這個名字吉利，尖子、尖端、尖
兵，總之就是配得上一般人眼中
的精英形象。我貪圖便利，到家
附近一家影樓拍照，沖曬三張，
一張自己留着，一張送給母親，
一張送給乾媽。我更來了一項
「創舉」 ，就是把照片放大，卻

讓它蟄伏多年，直至我獨居時才
把它掛在牆上。一次有孩子登
門，他定睛研究照片，然後向它
行三鞠躬禮。當頭棒喝，待客人
離去，我把照片收藏起來，以俟
來日使用。

這段時間遇上不少孩子穿上
袍子和戴上四方帽拍照，見到各
人讓自己當上父母眼中的主角，
喜滋滋的，現場瀰漫着喜氣，也
是一道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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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晚餐》這幅世界名畫，可能比
《聖經》還普及。除了宗教的力量，它也傳遞
了正與邪、真善美、忠誠與背叛的永恆主題。
這個故事很悲壯，耶穌在這最後的晚餐面臨死
亡卻保持了寬恕和最大的悲憫。馬太福音和路
加福音等經書都記述了這個故事：耶穌拿起杯
來，祝謝了，遞給門徒說：你們都喝這個；因
為這是我立約的血……這個聖杯盛載着聖餐和
神聖犧牲的故事，變成基督教柱石的一個部
分，隨着《聖經》傳遍了全世界。

聖杯作為一個寓言和象徵，代表着救贖和
復活，成了基督教最頂級的聖物。但自耶穌獻
身以後，聖杯也神秘失蹤了；它的故事成了基
督教的超級神秘事件。由於羅馬對基督教禁絕
和其後中世紀各教派紛爭以及歐亞宗教戰爭等
原因，聖杯的下落成了世人關注的核心，由此
也產生了種種神秘傳說和大量的文藝作品。特
別是在黑暗一千年的中世紀，幾乎歐洲各民族
語言都有聖杯傳奇、史詩及驚悚靈異故事。

其中最著名的是圓桌騎士聖杯故事以及由
它衍生出來的大量傳奇、史詩、民間傳說和各
種現代改寫版本，它們成就了歐洲文學的根
基。無數騎士為了聖杯去生與死，無數王侯和
美人為它朝思暮想。但是歸根究底，最後晚餐
的聖杯流落到哪裏了呢？

根據一個經典傳說，當年聖彼得將它帶到
羅馬，並傳給了他的繼任者教皇。公元二五八
年，基督徒受皇帝的迫害，羅馬人要求將聖物

上交給政府，教皇西克斯圖斯二世將杯子交給
了他的一位執事聖勞倫斯，聖勞倫斯又將其交
給了西班牙士兵，並指示將它帶到勞倫斯的祖
國西班牙的安全地帶。這樣，聖杯曲折經歷千
萬里和幾個世紀，輾轉被秘藏到了西班牙古城
華倫西亞教堂。

這個聖杯據說受到了基督教權威的認可。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教皇保羅二世在華倫西亞
用這聖杯慶祝彌撒。此外，二○○六年七月，
在華倫西亞舉行的第五屆世界家庭會議閉幕彌
撒上，教皇本篤十六世也舉行了聖杯彌撒。這
讓這聖杯名聲享譽世界。

我讀歐洲文學時早就浸淫在這聖杯故事
裏，這次無心插柳卻在這座傳奇般的教堂前跟
它相遇。懷着一種異樣的心情，我踏上這神秘
的祭壇。這個教堂充滿了故事。它曾經被摩爾
人和回教徒佔據，後西班牙收復失地運動中奪
回，再將清真寺改成聖母堂，整個建築歷盡滄
桑卻充滿異域情調。聖杯被珍藏在教堂裏的堂

中堂聖殿，坐落在進門後跟大殿成直角右拐的
一個特殊禮拜廳裏。傳說中這聖杯見者有福，
它盛放過基督的血，身有異香，喝下其盛過的
水將返老還童、死而復生並獲永生。這裏有世
界各地的信徒奔來祈福。

這個禮拜廳的確異香撲鼻，匍匐者跪者站
立者皆屏息靜氣虔心祈禱，讓我這個局外人深
感愧怍。聖杯放在被欄杆密隔的神龕上，為了
安全，近年來還加持了防彈玻璃。兩千年的原
物雖隔着重重保護層仍然寶光難掩，有一種攝
人的魅力使人睹之心生敬畏。一時間，跟聖杯
有關千年傳奇的種種在眼前起伏，隔着遠年屏
障，能看出聖杯中氤氳着琥珀秘色，攜帶着難
以言說的種種神秘。

自羅馬和中世紀以來，這座聖杯成了繪
畫、音樂、文學、影視和現代新媒體的神聖材
源。上世紀下半葉《聖血與聖杯》和《達．芬
奇密碼》用這個典故寫小說，可以預見，聖杯
的故事還會不斷衍生。

聖
杯
的
下
落

文化什錦
海 龍

上海世博會博物館自五月十二日至九
月十日，每周五、六、日及法定節假日期
間增設夜場，開展博物館奇妙夜活動。
「梵高再現」 沉浸式光影大展也在夜間開

放，通過對梵高近三千幅作品、手稿和書
信的多媒體展示，打造沉浸式觀展體驗。

夜場開放期間還有不同主題的體驗課
活動，包括咖啡品鑒、黏土相框製作、油
畫體驗等。

新華社

▲香港書展是本地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 資料圖片

▲華倫西亞教堂的聖杯祭壇。 作者供圖


